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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又是秋的日子。伴着洋洋洒洒的
风的气息，叶一片片地顺着时光飘下，在空气
中一圈圈地旋转，不存一丝的留恋，无悔地埋
进这黑色的土地里，用自己的生命去滋润，直
至一点点销蚀。在我的眼里，你就是这叶，而
我则是这片被滋润的土地。

我，你不知不觉已相处十六年之久。从
我呱呱坠地到独当一面你都在我身边，用最
普通的方式守护着我，关爱着我，从一年到十
六年。

那一季的冬天很冷，雪连下了一天一夜，
窗上的冰花结了一层又一层，而我就在这样
的夜里让你不得安生。你在产房里满头大汗
地虚弱地看着我着急地问着医生：“这孩子怎
么不哭呀！这孩子怎么了！”医生用手用力的
拍打我的背！我仿佛是赌气，半天也不哭一
声。你急了，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如同世界
蹋了一般。听到你的哭声，我也心疼了，在医
生的拍打下一下子大哭了起来，哇哇地哭个
不停，你挂着泪珠笑了。

那一年你二十五岁，我的出生让你又惊
又喜。从此我更注定成为你一生中最爱的
人，也是最使你心疼的人。

在你的细心照顾下，我长成一个爱说爱
跳的女娃子，顺顺利利地从小班读到小学。
你对于我的疼爱随着时光也渐渐加深，可当
你对生活越来越有自信时，生活却给了你一
个巨大的打击。

夏末总是使人感到害怕，不是为此来临
的寒冷，只是那噪闹后的宁静使人感到无
助。我、你、爸爸三人走在医院长长的走道
上，手拿起白得刺眼的检查结果，一言不发，

“先天性远视”。这个对于你还陌生的词汇就
这样不经你的同意加在了我的身上，你哭了，
哭得无力。你眼里那份哀伤，那份自责就不
加掩饰地表达了出来，你转过身，把我拉出
去，用那无力的笑极力地安慰我。

你一句话也没说，嘴紧抿着，只是示意要
我原地不动。然后你毅然决然的又走向医
生，接着是一句句焦急地询问，一句比一句无

望地回答。
那一年，你三十六岁，我十一岁。从那一

年开始，你对我除了爱还有自责，对我更是疼
爱有加，不断地开导我，安慰我，在我最低落
时，给予我最大的帮助。

当我临来人生第一个抉择时，亦是你如
一阵温风抚平我心中的不安。

我迎来了中考，一个努力三年只求一搏
的机会，可随着中考的接近，我的模拟考试成
绩也越来越不尽人意，我对自己也越来越没
有信心。可你每每一脸微笑地看着我，说“不
用紧，只要尽力就好！至于结果没有关系，哪
怕没考好，你不也还是我女儿吗！”

这一年，你四十岁，我十五岁。
在无数个春夏秋冬里，你——母亲，都会

如同叶恋大地一般爱我。
风拂起耳畔的发丝，轻轻挠旋在柔柔的

阳光里，我的心一阵温暖。又一年的秋到，你
对我的爱，不曾改变。

（指导老师：钟建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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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落叶爱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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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灯影银龙跃，缕缕清风思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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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沙坡头的黄昏
美景自古以来就被人称
赞，据说唐代诗人王维的
千古名句“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就是在那里
留下了的。如今王维的
塑像就立在沙坡头，而我
也在沙坡头的一个沙丘
上，准备欣赏黄昏美景。

西北一带日落的时
间比我们湖南晚，已是立
秋过后了，下午六点多太
阳还高挂在西边的天空，
似乎没有下山的意思。
我在沙丘上踯躅，一阵风
吹起，黄沙直向我扑来，
我不得不蹲下来避避“风
头”。这时我看到离我不
远的地方有一个小黑点
在移动，仔细一看，是只
小甲虫。它那六条腿在
飞快地交替着，身后留下
了类似履带的痕迹。此
时我玩心大起，捧了好几
捧沙子将甲虫埋住。可
出乎我的意料，甲虫不一
会就从沙堆里钻出来，还
挑衅似地向我摆摆头。
我有些生气了，捧了更多
的沙子将它埋住，心想这
一下你逃不出来了。没
想到它竟然还钻出来了，
抖抖身上的沙子，继续向
前爬行。

这时候，我听见有人
在喊：“快看，太阳要下山

了！”我抬头向西天，太阳
已经变成橘红色，天边的
云彩变成了红色，犹如一
团团燃烧的火苗。在漫
漫黄沙的映衬下，这日落
的景象真的比家乡的壮
观，比家乡的美。这时，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
的，远处的地平线上，一
柱青烟升起，一千多年前
的美景顿时呈现在我眼
前。

太阳此时已经落下
了一半，天边的云彩也由
红色转变为紫色，浓处如
紫水晶，淡处则恰似夏日
的紫罗兰，它们在天空中
互相纠缠着，如火凤的舞
蹈。一阵轻风吹起，送来
了一份凉爽，带走了一份
炎热，营造出一片宁静。
此时大家都小心翼翼的，
连呼吸也放轻了，生怕打
破这难得的宁静。

太阳已经完全落下
山，星星开始在天空浮
现。我起身，向公路上走
去，无孔不入的沙子把鞋
子塞满了，走起路来十分
吃力。我几次想让爸爸
联系沙漠越野车来接，可
突然想到那只小甲虫，觉
得这点困难不算什么。
又想起刚才看到的美景，
觉得既享受了，再受点苦
也是应该的。

◆观察

沙漠的黄昏
武冈市二中 孟 楷

“这时家将发现尸首里蹲着一个人，是穿
棕色衣服、又矮又瘦像只猴子似的老婆子。
这老婆子右手擎着一块点燃的松明，正在窥
探一具尸体的脸，那尸体头发秀长，量情是个
女人。家将带着六分恐怖四分好奇的心理，
一阵激动，连呼吸也忘了。照旧记的作者的
说法，就是“毛骨悚然”了。老婆子把松明插
在楼板上，两手在那尸体的脑袋上，跟母猴替
小猴捉虱子一般，一根一根地拔着头发，头发
似乎也随手拔下来了……”

看到《罗生门》中这诡谲怪诞的场景，我
不禁汗毛倒竖。然而，前几日睡午觉时做的
几个梦魇，却更让我感到后怕。

第一日午休。
我梦见一个有着一双媚眼的女人，躺在

双层床的上铺，正望着我。她先是友好地微
笑，表情温和，平静。我从一扇门进屋，心中
有点不安地环顾四周。除了黑，周围好像没
有什么异常。我回过头来，看着她的微笑，揪
紧的心脏开始迅速松缓。谁知才不过一两
秒，她那双刚刚还微笑得咪成一条缝的媚眼
和薄薄润润的嘴唇，立刻睁大，变圆，变黑，接
着更大，更圆，更黑！它们像三个无底洞一
样，飞快地旋转起来。我无处可逃，从门那里
飞遁而出。

紧接着，四周变亮，我来到了另一个地
方。

一条白灰色的绸带似的水泥马路呈现在
我面前。像一座与地平面呈三十度夹角的弯
曲的拱桥。一眼望去，马路在一百米多外折
断。马路是坦然大道，我下意识地往前走。
然而我走着走着，身边却走近一个人。一看，
是我的舍友！我高兴得很，正要向她打招
呼。突然，她的眼睛和嘴唇，也开始睁大，变
圆，变黑，睁大，变圆，变黑……

我开始呼吸急促起来，胸脯上像压了一
座大山。眼睛也睁不开。我不知道我还能不
能醒。难道我要在梦中毙命吗？

庆幸的是，我醒了。靠我的意志力。
我睁开双眼。在梦魇中偶遇的舍友，正

揉着惺忪的双眼望着我。
我扭过头，望着上铺床板。缓气。
第三日中午午睡之前，我告诉自己，今天

可能也会有梦魇，睡不睡呢？我的答案是，
睡。

预测果然没错。梦魇很快就进入我的脑
海。

我梦见我躺在双层床下床，面朝上。可
现实中，我就睡在这样一张床上，床的大小，
方向，位置，光亮程度都如出一辙，于是我假
设，难道今天无梦？这就是现实你？

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人影在我眼前晃
动。是个男人，小而圆的头，留一头短黑发。
我想睁开眼睛看清他，眼睛却像被胶水粘

住。他突然说话，声音忽远忽近：“张乐，张
乐，快起来啊，快起来，我来啦，看，我来啦，我
来啦……”男人说着，伴着轻微的笑声。听起
来像是耻笑和嘲笑。难道是父亲？好像真的
是父亲，“爸，你来了，爸……”这只是我心里
的话，事实是我根本张不了口，也无法呼吸。
我感觉我的口鼻却被人故意紧紧地捏住了。
恐怕就是眼前这个人捏住了我的口鼻？不，
不可能的，这是我爸啊，那么这一定不是他，
一定不是他。

到了这一步，我就明白了。我这一定是
在梦魇中。最好的办法是：赶紧醒来。

谁知这次的梦魇陷的比上次的要深得
多。光靠意志力，根本醒不来。我只得再加
强我脑海中的意念：醒来，快点醒来，不然你
就永远醒不来了。

再加上全身的力气。俗话就是，用上了
吃奶的劲。

“呼……”我终于醒了。真是万幸。
我身体像被掏空了，深深地做了一个深

呼吸，再吐出后。身体才变成身体。
“呼呼……”
我转头向右。
室友歪着脑袋，迷茫地看着我。

“我做了一个梦，差点醒不来了。”我说。
“你这不是醒来了？起床吧，快上班了。”

她说完就起身去了露天阳台。
我傻傻地躺在床上，缓气。想着刚才做

的梦魇，心脏跳得很快……
然而再险，无非是一场梦。
只是每当我偶尔回想起这些梦魇，它

们总会令我陷入深思——虚幻的梦魇会使
人受到惊吓，而生活中譬如吸毒，赌博，懒
惰……这些现实的梦魇，一旦沾染，又会
如何？

◆记录

梦 魇
张 乐

雨，来得快，亦走得
快。阳台上的那盆小葱
正绿意盎然，那般浓郁，
正如我心中的那一抹绿，
清新，明亮。

前几年，姑姑来乡下
玩，到我家住了好久，也
帮着妈妈种地，种菜。小
葱是姑姑最先种的。

“姑姑，为什么要种
葱呀？”

“傻孩子，种葱当然
是用来吃的呀！”

“可，可，可为什么不
种白菜呢？白菜多大呀，
葱也太小了吧！”

“因为吃葱……吃葱
……可以变得更聪明！”

我点点头，姑姑也
开心地笑了，好像被傻
呼呼的脑袋逗乐了。小
葱郁郁青青，拼命地往
上冒，似乎一刻都不肯
停下。

可是不久后，我和
姑姑吵架了，因为我要
吃冰棍，姑姑不肯，还告
诉了妈妈，然后我就被
妈妈打了一顿。呜咽的
我噙着泪水，爬上了二
楼，捧起了阳台上的那
盆 带 着 浓 郁 的 绿 色 的
葱，狠狠地摔了下去。

“咣当”一声巨响，瓷盆
被摔得了个粉碎，那是
我第一次摔东西。

既然做了这件事，自
然免不了一顿“口水洗
礼”，至少也没有“铁砂
掌”与“竹条炒肉”来得痛
苦。领了刑罚，还得被姑
姑训顿，唉，“此处不留
爷，自有留爷处”，说完，
我摔门而去。

到了姑姑离开的时
候，我闭门不出。于是，
姑姑推门而进，捧着一盆
小葱进来。我赶紧背过
身去，用被子蒙住头。

“来”，这有一盆小

葱，是被你摔碎的那盆里
的，还活着！

我依旧捂在被子里。
“我放在茶几上，好

好待它，我走了，到长沙
会给你打电话！”

我闷在被子里不说
话。

姑姑转身欲走，突然
又回来了，说：“等小葱长
满了全盆，我就回来看
你，还有，以后脾气小点
儿！”姑姑轻轻拉上门，门
外车子发动机一响，姑姑
走了。

我静静地看着那盆
小葱，眼睛忽然湿润了。
姑姑，我又怎会不难过，
只是，我不说罢了，我真
的错了，请你原谅我！

如今，小葱已长满整
个花盆，甚至有些装不
下，姑姑，不是说好要回
来么？

心中的那一抹绿意，
静静绽开，绽开……

（指导老师：胡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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